
黑色的死鳥 

 

  她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昨天試著把手指伸入體內，所以遭遇了懲罰。 

  有什麼東西徹底變了。那是百科全書、十萬個為什麼也無法描述的改變，緊鄰著每一顆

繁體中文字的注音標示，潰散成無法理解的筆畫。小氬艱難地抵達學校，腹痛，像一團稠

黑。今天她的好朋友都不在小組座位上，那些書包、鉛筆盒，妥妥地在桌面沉睡。她相信只

要再等一會，熟悉的面孔就會像ㄅㄆㄇ一樣出現。只是她懷疑自己是否錯過什麼重要活動—

— 

  還好朋友ㄊ很快就冒了出來，神秘兮兮地把她拉走。 

  小氬走過音樂教室外，頓時又閃過要退出合唱團的念頭。這個念頭她醞釀了很久。回神

過來，ㄊ倒是直視前方，毫不猶豫地走著。小氬恍然大悟，大概有什麼事要發生了。她慶幸

自己還撐得住，並且，這件將要發生的大事，與她無關…… 

  是的，她很會忍耐，所以明天也不會跟老師說要退出。 

 

  那是在少有人經過的樓梯間一角，小氬看見像在發放免費面紙的一幕，小胖在通往梯廳

的蒙灰玻璃門前被女生們圍堵。 

  「怎麼了？」小氬問。她現在是圍成圈的四個女生的其中一個——就在還沒來得及反應

時。 

  「等一下再告訴妳啦。」ㄊ的樣子有些不耐煩。她將頭轉回去，對小胖不客氣地說：

「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麼。」 

  班長滴滴答答地哭，馬尾隨低低的頭垂了下來，小氬看見她髮線中央白青的頭皮。朋友

ㄒ正拿著一包面紙幫忙擦拭班長紅透的臉頰，面紙濕了又濕。 

  「怎麼了？我做了什麼？」小胖揚起笑容，想搞清楚發生什麼事，這使他看起來更可笑

了。 

  ㄊ雙手插腰，微微歪頭，直直瞪著小胖，又說了一遍。 

  「你自己知道你做了什麼。」 

  語氣聽起來就是威脅。像個小大人。 

 

  鐘聲響起。稱不上溝通的會談，就那樣沒頭沒尾地結束了。 

  小胖做了什麼，ㄊ認為小胖知道，但小胖其實不知道。小氬原本覺得小胖知道，但又隱

約感覺小胖不知道。她跟小胖平常處得很好，以前還一起當過學藝股長，所幸這沒有使她陷

入危機。 

  今天班長、ㄊ跟ㄒ對小胖的疏離顯得十分故意。小氬後來在保健室躺了很久，她對這些

場面感到腹痛，還考量著到底要不要跟著排擠小胖。 



  有那麼一刻，她感到不再信任任何人，鳥事搞得她內心堵塞，還有上午她跟班導說自己

的數學習作不見，手心挨了兩鞭。明早還要去合唱團看音樂老師發神經，校園生活，快樂的

小學生。小氬還很慶幸自己是比較快樂的那種兒童，畢竟被打罵，比起外表看起來髒兮兮、

被列為「低等」好多了。 

  她倒覺得小胖沒有到「低等」的程度，不過到放學的路上之前，她都十分有安全感地思

想著。 

  小胖沉默地跟在回家的隊伍後面。他以前跟女生們明明都很要好的，而且，平常大家都

是集體打鬧著走，還依序相互告別。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在小氬腹中結成一團亂。 

  前面三個女孩子，沿著柏油路旁的步道談天說地。 

  她們在聊什麼呢？嘰哩呱啦，唯舞獨尊 Online，無意義的喧鬧？韓流明星嗎？一開始

還跟得上，漸漸地，她們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遙遠—— 

  我的朋友啊。彷彿這樣的生活，最後都會被吸進斑駁的地磚裡，蒸發不見。小氬揉揉額

頭。 

  為了解開這個謎，她緩緩地緩緩地，退後再退後，這樣跟到被孤立的小胖旁邊偷偷問

他：「你到底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小胖的語氣有點急促，聲音像是水燒開的笛音壺。 

  小氬的搭話也許有解除一點他痛苦的沉默。但這不會讓事情明瞭，小學生的吵架是填空

題，語言殘廢，那些怒不可遏的指控，蘊含某種從大人身上複製而來的張力。 

  ㄊ的重複只說明了小胖應當感到慚愧，或許，小胖就是應該跪下來道歉，即便他不知道

自己幹了什麼。或許他心裡真的有底，小氬卻還是不明白為什麼「那件事」不能被說出來。

那是什麼非得要自首才行的罪嗎？ 

  前面三個女孩子聊得太嗨，幾乎沒有注意到後面的小氬和小胖。 

  小氬不禁想，她們在聊什麼呢？合唱團老師又是怎麼生氣的？ 

  一隻玳瑁貓經過水泥圍牆的頂端，複雜的花色像是縫合怪。靠北好醜的貓，還少了顆眼

睛。越想越生氣，越想越覺得不對勁，真想拿出十萬個為什麼朝牠砸過去，看看貓是不是真

的那麼厲害，隨時都能四隻腳落地。 

  還有，貓是不需要加入合唱團的。不過為什麼可以這樣隨便霸凌別人？ 

  明明昨天還玩在一起呢，冷靜下來說清楚的話，不就能繼續維持過往的和諧嗎？鬧什麼

小孩子脾氣呢。帶著奇怪的念頭，一邊在彩券行前停下腳步。 

 

  「我先等補習班的車。」小氬說。 

  ㄊ等人和小氬熱情地告別，班長的神情看起來有點脆弱，看起來非常、非常遙遠，難以

辨認。 

  還記得班長上次哭是因為：明明只被躲避球擦到衣角，卻被判出局。班長不喜歡委屈的

事情嗎？這的確很委屈，只不過—— 



  「為什麼我哭不出來？」 

  小氬自言自語，她不知道在對誰說。朋友們的背影慢慢起伏、變小，消失在遠處的菜市

場入口附近，埋入人群後消散。或許是某種凶兆，使她傷心。對於班長，她感到微微地不公

平。 

  「為什麼班長哭得出來？」她說：「這種行為叫做『自言自語』。」嘿嘿哈哈。不愛笑

的她試著暗地裡張狂了下。後方彩券行櫃檯裡的阿姨在看電視，新聞主播的聲音淹沒了世

界，專心得什麼也沒聽見。 

  小氬想起最近一次練習，被同學建議要唱小聲點。那天唱得很用力，聲音太突出，明顯

不協調。修正後好很多了，是的，喉嚨也不那麼難受了。只不過一開始，她以為合唱團就是

個快樂唱歌的地方，沒想到早上還得跑步。美其名是練肺活量，其實只是老師想叫大家這麼

做。心裡深處蔓延出來的失衡感，還不曉得怎麼描述。如果說了，像班長那樣的人會理解

嗎？有些事情，ㄊ會很快地反駁，但不代表她是對的。對於加入合唱團這事，實在有些後

悔。 

  坐在彩券行的塑膠椅上這樣翻攪自己的內在，小氬找到了一點樂趣，把事情用一個又一

個字說出來就好像，為萬物命名。 

  「這種行為叫做自言自語，但我還是一直講，一直講，這就是自言自語嗎？」小氬說。

「神，我做了一件糟糕的事，請原諒我。」小氬說。「我媽說自慰對身體健康不好。」小氬

說。「剛剛有人聽到我在說什麼嗎？應該沒有。今天阿桓一直踩操場上的螞蟻，但螞蟻什麼

事也沒做錯。」小氬說。 

  「什麼意思？」小胖的聲音突然從後方傳來。「妳在講阿桓壞話嗎？」 

  都忘了，他們平常都會在這閒聊一陣子。但是剛剛走到不知道哪裡小胖就消失了，小氬

推測他是繞了另一條回家的路。結果，他只是放慢腳步，走得越來越後面，直至那群女生忘

掉他的存在。這種存在感，是怎麼收放自如的？仔細思考一下，就會覺得很厲害。也許被同

學討厭，可以讓人練就奇怪的忍術。 

  「什麼意思是什麼意思？」小氬惱羞成怒地反問。 

  「妳在自言自語嗎？」小胖反問她的反問。 

  小氬驚魂未定。但無論小胖聽到了什麼，最好糊弄過去。她又拉了一張彩券行的塑膠椅

示意小胖坐下。正要問對方有沒有去下載某款線上遊戲時，小胖就突然跟她告白。 

  「我喜歡妳。」 

  「什麼？」 

  「我說：我，喜歡妳。」小胖以滑稽的音調假裝高傲地重新宣布一遍。 

  小氬慢慢放下背包，抽出十萬個為什麼，擱置在大腿上。「天啊。」你是在開玩笑吧？

她想是的。但這讓她很不自在。「你……你，也在自言自語嗎？」她壓抑著說。這對話變得

越發模糊了。 

  「妳怎麼知道？」小胖問。 



  小氬看著他那張僵硬的笑容（幾乎是沒在笑），嚴厲地說：「感覺就是，你如果真的喜

歡我的話會很噁。」她一邊擺弄書包，想不到怎麼辦，結果還是問了：「所以，你到底對班

長做了什麼？」 

  「其實，」小胖看起來有點緊張。「妳不能跟別人說喔。」 

  「我是能跟誰說。」一貫的交換祕密儀式。易碎的信任咒語，但令人有安全感。 

  「我只是開玩笑。昨天我去班長家玩，」小胖說：「但我抓住她肩膀，假裝要強吻

她。」 

  喔不。「為什麼你要這麼做？」小氬問。 

  「我不知道。我沒想到事情會變這樣。」 

  「你喜歡班長嗎？」 

  「可能吧。」 

  小胖看起來有點哀傷。那種哀傷就像是替說謊的人傳達真相。 

  小氬察覺在它的「可能吧」裡面大概有十萬個的可能性，但她先擱置了疑惑。 

  腦袋咕嚕嚕地預想接下來發生的事——他現在就是一個公認的變態，慣犯！敗類。這下

完蛋了，他還有半年又兩個月才會升上國中，要到那時候，才能展開新的人生。對孩子來

說，這真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樂觀點想，他還有國中、高中、大學生涯。長大真是漫長得

很。 

  「還好吧，班長應該過幾天就消氣了。」小氬安慰道。 

  「沒關係，反正我跟阿桓玩就好了，他不會不理我。」 

  「說得也是。」 

  「妳不要去跟班長幫我說話，我自己一個人沒關係。」 

  「為什麼沒關係？」 

  「我不想影響到妳。」 

  獨眼貓走了過來，牠的腹部柔軟地穿越冷颼颼的空氣。 

  「有貓欸。」小胖指著剛剛他們走過來的方向，貓在附近坐了下來。 

  「其實我覺得貓一點都不可愛，」小氬說著，感到一陣有點強烈的絞痛。「我可能有貓

冷感。」 

  她感覺有什麼液體從下面滑出來，讓內褲變得又濕又冰。 

  這就是把手指試著塞進自己身體裡得到的懲罰，她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但，她對這

種懲罰感到有點興奮。沉迷於這樣的秘密與痛苦，她便認為自己正在成為另外一個人。她的

質地將被深不見底的興奮所取代。 

  大家以為小氬還是小氬，其實早就不是——如今的她，腦中想的都是一些，班上那些同

學才不會思考的事情。這些事是不可說的，絕對不能告訴任何人，只有神，還有從電視機流

出的噪音，這類的事物才能聽見。其中最關鍵的事情是，有一次，她嘗試聞某個東西。 

 



  內褲的味道，像死掉的小動物。 

  這讓她感到非常震驚，這種氣味是…… 

  一個人所產生的，這個人，是「我」，多麼骯髒。她心想。如果是班長，或是ㄊ跟ㄒ，

那樣的女孩子並不會讓內褲產生這種味道。她們的身體，被完整地生了下來，有朝一日會開

成那安靜且成熟的花朵。那樣的女孩子，是無瑕的，平常主要在想的也是關於功課或公平之

類的事—— 

  「我下面，好像小動物死掉的味道……」 

  冷風颼颼地吹，接近換季的下午就是這樣。 

 

  小胖被他媽載走了，後來，小氬獨自一人在彩券行前的塑膠椅上等著，等著，她的話語

消散於風中。這次補習班的車子有點久，她突然想起今天是星期三，沒有要去上課。竟然白

等了。 

  她想起班長受驚後哭泣的樣子，ㄊ的架勢，ㄒ的附和。這一切都好無聊，讓她生氣。可

她還是希望能和大家當朋友，一起畫畫，打躲避球，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落單。 

  隔天小氬又進了保健室，因為她的肚子痛到沒辦法參與合唱團晨練。 

  「如果不能唱就不要唱了！」 

  音樂老師吼完這句後，小氬從活動中心溜了出來。下個月要參加全市比賽，也就是說，

必須忍受音樂老師的語言暴力到下個月為止。 

  無聊的活動，不公平的活動。大家都很不爽，但沒有人會說。 

  一開始是發聲，老師在琴鍵上按什麼音，大家就唱「啊」，或是「嗚」，有時會變成

「內」或「淤」。合唱團成員是一隻隻被耍著玩的鳥兒嗎？並排站著，把嘴型歪曲成Ｏ的形

狀。發完聲後不停地練唱比賽的歌，其實，真的很少能唱大家都喜歡的那些曲子。活動中心

的空氣很不好，地板是螢光藍色，每次走進來都有股悶味。小氬穿越操場。還是沒跟音樂老

師坦承，想要退出。 

  當她離開時，合唱團的童音再次旋轉而起——她恨不得自己趕快變聲。 

  操場是紅綠白相間的，周圍裡種滿了杜鵑花，現在不是花期，所以整個校園死氣沉沉

的。沿途有許多落下的海檬果，聽說，有人拿那個餵學校養的兔子。一大袋看起來不太美味

的紅蘿蔔切片灑在兔子窩的周圍，聽說，學校的營養午餐會拿那個來做。想到這裡，小氬覺

得自己正在發臭。 

  保健室則是充斥著另一種屬於它的味道。 

  「妳那個來了妳知道嗎？」保健室老師問。 

  「不知道。」小氬看著天花板，白色的燈光直射雙眼。 

  「什麼時候發現的？」保健室老師是個悠閒的女人。 

  「昨天放學之後。」小氬說。現在，她的內褲上貼著棉片。 

  「妳沒墊嗎？」 



  「沒。」 

  「哇！怎麼辦到的？」保健室老師發出過於悠閒的驚嘆。 

  「用面紙墊，好幾層，因為一開始只有一點點。」小氬虛弱地說：「我還以為，是因為

我把手伸到裡面，所以一直有水流出來，沒發現其實是血。」尾音顫抖。 

  「不是喔。怎麼可能啦，妳怎麼會那樣想？妳很強耶！」 

  「所以真的不是把手伸進去害的？把手伸進去，會不會害初經提早來？」她的語氣聽起

來很失望、幾乎是要擠出淚水來，幾乎是難過到有點不現實了。 

  「總而言之，記得我們最多只能躺兩節課喔，牆上有時鐘。」沒頭沒尾。 

  她內心所掌握的秘密好像崩解了。 

  躺了兩個小時後，她乖乖遠離保健室。還能感覺到血一直從洞口擠出來再被瞬吸到貼在

內褲上的棉片。失望，失望透頂。那個使她成為大人的痛苦，只不過是健康教育課上不斷被

提及的名詞。 

  說起來，把手伸到自己裡面根本超級不舒服，手指頭乾乾的，整個人都乾巴巴的，跟餵

給兔子的紅蘿蔔一樣。她在棉被裡摸索很久，最後放棄。 

  真噁心，我真噁心。她在心裡重複感受著這種挫敗：取悅自己的不可能。 

  保健室老師用手機玩消珠遊戲的聲音從裡面傳來。那個女人很快樂呢，是這種從容自在

使她成為女人的嗎？ 

  另一邊，未來將成為所謂女人的女孩子們，也正在轉換。這種轉換是必然的，她們，ㄊ

那群，勢必完全不理小胖， 

  接下來連續好幾天，雙方最多的互動就是，當小胖的個人物品超出某種從未被規定過的

界線時，ㄊ就會罵他。小胖總是回嘴，但都回得很爛。他隻身一人才對抗不了優勢的女生群

體，如今被視為色情敗類，連溫馴的班長都會斜眼瞪他。 

  小氬一直篤信：小胖是真的什麼都不懂，不懂得玩笑的界線，可是，又沒有真的親下

去。 

  可是，ㄊ卻不能容忍這樣的事。仔細想想好吧，可能真的是小胖的錯。 

  那天，小胖跟她告白，她糊弄過去了，因為很尷尬，但奇怪的是，他又不否認喜歡班

長。難道，這人根本是個慣犯，會對女生進行各種不恰當的行為——是的，這件事情好複

雜，小氬怎麼理也理不清楚，究竟是誰對誰錯。 

 

  又是個同樣的放學日。一開始，儘管被排擠，小胖卻還是緊跟在以班長為首的隊伍後

面。但那只是為了跟小氬說話。不曉得為什麼小氬就是不會排斥他。可是，小胖似乎漸漸地

找到一種生存方式，所以就這樣消失了。後來小氬也只會在學校遇見他。 

  阿桓平常不會走這條路，但他今天不知道為什麼在隊伍裡，竟神經大條地問班長：「為

什麼最近小胖沒有跟妳們一起走？」 



  班長沒有挪動那顆綁著高馬尾的頭，沒有打算回覆阿桓的問題。ㄊ凶狠地把阿桓的袖子

拉過去：「你不要亂問啦！」 

  小氬看著那些令人厭煩的後腦杓，突然大聲說：「為什麼不跟小胖說話呢？大家其實可

以把話講開的。」 

  但是才剛說完，小氬就後悔了。她做了一個最蠢的選擇，她不應說出來，即便走在這條

放學的路上——她只不過是在自言自語。 

 

  「為什麼不好好溝通？這樣真的是神經病欸。」但是她已經停不下來了，停不下來，像

是正義在衝擊著她的腦袋。 

  前頭的女生們聽到小氬的聲音之後，群體交頭接耳起來。那些低語和樹葉的聲音沙沙地

混在一起。 

  語氣可能太激進了嗎？小氬在彩券行前停了下來，她以往都會在這裡停下來。可是，

ㄊ、ㄒ、班長，都一個勁地往前走。果然，神經病這個詞嚇壞所有人了。阿桓看了看前面，

又看了看小氬：「掰掰！」然後就跑走了。 

  「一定要這樣嗎？」小氬茫然地朝著女生們的背影，補了一句。可是，沒有人跟她說再

見。昔日的朋友沒有回應，就這樣輕易地，把她隔絕在外了。 

  那天回家路上的景色，一如往常的灰色調。 

  「我是在自言自語！」 

  為了試探，她朝著女生們消失的方向大喊。又極為巧合地，一輛公車呼嘯而過，風與摩

托車引擎的聲音，掛在彩券行牆上的電視的聲音，像作夢一樣掩蓋了她的存在。轟轟轟轟，

完好的兒童們，終於要染上這座邊緣城市的烏煙瘴氣。 

  我們住的地方不過就是個呵欠，打完就沒了。變成氣體，變成睡意。這就是小學生的日

常。等待，下一個階段。下一顆泡泡會把我們罩住。這是段很漫長的旅程，還是迴圈？ 

  （真討厭，好想趕快，趕快，趕快。） 

 

  那天，她翹了補習班，手機瘋狂響，繞到另條小路上，滿腦子都是退出合唱團的念頭，

還有實行的方法，如何跟音樂老師解釋？是這樣的：「一開始我以為這是個開心唱歌的活

動，結果沒想到是要參加全市競賽，好嚴格。」真的會有人原諒嗎？越想越抖，越想越淒

涼。再見，再見，再見了，我的朋友。珍重再見了，合唱團的同學和老師。綿綿密密的烏雲

堆滿山頂——壟罩著山頂上的樹林——那山谷中吹來淒涼的野風——激動起我們的別思離

情。早知道，就不要說那句話了。早知道，就不要強出頭。好後悔。明天就努力保持平常

心，來上學吧，災難，誰怕誰。但還是好後悔。為什麼哭不出來呢？或許，她一點兒也不重

視這些事吧。 

  在搖搖晃晃、即將經過菜市場的道路上，前方逐漸顯現的灰藍人影讓小氬呆住了。 

  小胖跟另一個男生，但還不只是這樣。 



  小胖跟那個男生，是班上的阿桓，手牽著手在前方行走。 

  她本想叫住小胖，過去跟還會搭理自己的人接觸接觸，聊聊天，恢復正常。就像平常那

樣，任誰在路上遇到同學都會興奮的。 

  為什麼不過去打招呼呢？不對勁。 

  那時，氣氛，很不一樣。 

  寧靜得令人戰慄。突然間風穿過鐵絲網的聲音都沒有了，她彷彿置身另一次元。或許，

對於這樣的異變，前方的那兩人毫無畏懼，手牽著手—— 

  他們要離開學校和家去哪裡嗎。小氬不敢再往前走，直覺告訴她最好不要。不過，是什

麼讓她哪裡也去不了，什麼也拒絕不了呢。 

  她莫名地想起，是小動物死在自己的體內。 

 

  她深信。一隻小鳥不再唱歌，死在自己身體裡了。 

  什麼啊？ 

  可是，那隻小鳥慢慢地分解，變成一坨黑色，像是在木質書桌上乾掉的墨汁，早已沒了

氣息，卻還是遭美工刀割地那麼痛。這種殘忍的童真就在肚子裡，就在我的肚子裡。牠的血

流出來，變成我的血。當我把我的手指伸進體內的時候，這隻鳥，不會唱歌。 

  我的下面，有小動物死掉的味道。她說。 

  也許小胖始終是對的。於是，她沒有去喊小胖的名字。 

 

  「聽說妳最近跟班長吵架？我也有跟班長講了，妳們那麼好的朋友，試著談談看好不

好？」那是班導說的。 

  溝通，又是溝通，小氬在心裡怒罵，才知道溝通多麼沒用。她已經一整個禮拜沒跟班

長、ㄊ、ㄒ說話，在那三個女生的蔑視面前，說話就是蠢蛋才會做的。一個禮拜的漫長，足

以讓小氬作好等待畢業離開這裡的那天。 

  正當小氬替老師思考著要怎麼辦時，班長馬上就把她叫到掃具間。她的馬尾解開來，蓬

鬆的頭髮散在肩膀上，已經看不到頭皮的慘色，這個造型很美，令小氬不解。她暗自壓抑著

和班長和好的期待，尚未開口時班長便在狹隘的掃具間裡轉過頭來。 

  「老師叫我跟妳談談。」班長扳著一張臉說，眼神一直往遠方飄移。「就是我們以後還

是普通同學，就這樣。」她始終沒看小氬一眼。 

  「嗯。」小氬看著班長離開掃具間。 

  隨後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繼續看書，或是攤開一張廢紙，開始塗鴉。但沒過多久，班導

又招招手，把小氬找過去說悄悄話。很無奈地，她又放下手邊的事情走過去。她就是這樣，

只要別人招招手，就能給喚去。她想起ㄊ在教室門框的那隻手，沒有一點好預感。 

  「剛剛跟班長談過了嗎？」 

  小氬點點頭。 



  「她說什麼？」 

  「我們以後就是普通同學。」 

  「蛤？」不解。 

 

  女生們開始排擠小氬，即便在緊鄰的座位中也可以用桌子劃出邊界，每當小氬試著說些

什麼，她們的臉變得扭曲而怪里怪氣，這些表情的意圖要讓小氬變得低賤。其中最激烈的手

段，就是她們竟很快地和小胖恢復了友好關係。 

  「我還是會跟妳當朋友，就別理她們了。」小胖對她說，「如果妳說出了不好的話，我

就會比這個。」他伸出短短的手指比了個倒讚，作為友情暗號，保證不讓ㄊ們看到。「相反

地。」他比了個讚。 

  「謝謝你。」小氬無奈地。 

  「妳不用去合唱團了嗎？」小胖小心翼翼地問。 

  小氬能感覺到小胖的某種雀躍，這讓她，實在是十分失落。 

 

  她刻意提早走了那條遇見小胖和阿桓的路。那隻好醜的玳瑁貓，從雜草中走出來，親暱

地蹭過小氬的小腿骨，像在說：妳是我的，妳是我的。毛茸茸的柔軟，在小氬裙下兩腳間穿

梭。 

  真糟糕，只有她沒有重獲新生。小胖終於找到他的歸屬，可喜，可賀，可能是用小氬的

日常換來的。 

  但，剛好她也不再是從前的自己了，從第一次把手指伸到自己裡面的那次，在棉被裡，

她領會到乾澀的悲傷。她領會到，只有自己是真真實實的身體，這是多麼可笑，恐怖，髒，

噁心，比杜鵑花的冬眠還殘酷。為了撐過這個冬天，她決定變得更加寒冷。災難，就來吧。

再見了，朋友。 

  可是，熱騰騰的貓，就像眼淚滑過臉頰，忽然，那電流般的意識，從小鳥死掉的地方湧

出，從腳到頭，貫穿全身。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世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 

  五指一緊，小氬牢抓手中的書本，想往那貓用力砸了好幾下。 

  但受到驚嚇的貓在她砸了第一下後便開始逃竄，沿著圍牆邊的雜草一拐一拐地跑走，又

往上跳，鑽進潮濕的縫隙中，馬上不見蹤影。皺掉的書本狼狽地攤在地上。 

  當她回神過來時，彷彿只經歷了瞬間。 


